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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青春之歌 
  

過去，兒童文學大都是洋溢著真善美的文學，但隨著

社會急速發展，童年再不是無憂無慮，完好無缺。踏入青

春期的少年，無可避免地必須面向社會，認識世界，但昔

日童稚的真純又往往與現實的陰暗牴牾，兩者落差之巨，

無疑為他們造成困惑、痛苦、不安與壓力。成長中的少年

既無所適從，又變天乏力，可謂舉步唯艱。

少年小說不同於兒童小說，因應適讀年齡的差異，兒

童小說著重描摹人生的光明與向上，少年小說則不避社會

敏感議題，書寫人世間的陰暗。不過，少年小說雖反映社

會人生真貌，但作者往往能以慈悲的胸懷，曲筆側寫一段

又一段的成長路。因此，它雖未若「問題小說」能為讀者

提供療救的藥方，但小說中人物的可認同性與情節的可經

驗性，都可作參考。所以，無論少年小說的分類與內容多

麼的紛繁，都終歸回到啟蒙與成長的永恒主題上去。



兩岸三地出版過不少為青少年創作的小說，常新港的

作品中，不單揣摩了青春男女的細膩心思，還以犀利辛辣

的語言，為處身於成人世界邊緣，又不易為人理解的少年

發聲。本書收入常新港九個短篇，作品相距逾二十年，跨

度頗大。然而，其所反映者，是兩代人的青春之歌：作者

在文革中渡過的青春印記，以及像他女兒般，在物質化社

會成長的一代的叛逆。兩代人的相同處在於，他們都曾有

過不可迴避的傷痛、愛戀、別離、苦難與喜樂。

《回來吧，伙伴》（1983）和《獨船》（1984）雖屬二十

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作品，常新港已不避人性陰暗面的刻

劃，但在自成、明生和王猛的身上，他又巧妙地折射出全

子和石牙的純良，為成長中的少年塑造出可認同性的人

物。《黃金週末》（2003）寫三位女孩對異性的朦朧感受，

但通過凡凡與蔡小梅的善妒與不顧念他人感受，突出了哈

哈的善良，以及對友誼的真摯追求。在少年小說中的友情

試煉，是成長中的永恒主題，而人性中的陰暗與光明，也

就在其間表現。

踏入 2000年後，常新港的語言更趨犀利辛辣，語語刺

中成人世界的虛誕。《溫柔天才》（2002）、《呼吸的牛仔褲》

（2004）及《魚一樣的生活》（2002）三篇都觸及敏感的家

庭問題，像家暴、再婚與離異等題材，當中又涉及少年早



老、死亡等生死元素，為成長中的少年，增添了生死教育

的一課。

《麻煩你給我一個妹妹，弟弟也行》（2005）、《青瓜瓶》

（2004）及《在擁擠的人群中》（2002），更進一步挑戰頑強

的父權中心，向成人世界提出控訴。從小，潘金陽就在父

輩的「栽培」中長大，他從來沒有自己；娜娜則一直在父

母親的「期許」下，只能做瓶子裡的「青瓜」；陳悅活在強

大的「教育制度」下，無可奈何地受「星級榜」把弄。

在常新港的筆下，我們看到全子、石牙與哈哈的真

純；我們明白韋與「我」、葉子及雪兒在生死與離別中的成

長；我們更慶幸看到像潘金陽、娜娜和陳悅般的年輕人，

勇敢地在成人的漠視中尋找自我，也活出自我。人生中也

許有不少坎坷，常新港從少年的角度，把他們埋在心底，

又不知如何言說的青春感受一一道來，他藉助文字，以少

年小說為年輕讀者指點了遠方的路，在山林瘴氣密佈中綻

開一線青天。

 霍玉英

香港教育學院副教授

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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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山

兩個孩子失蹤了。我再也坐不住，拿香煙的手微微

抖動。20年保衛工作養成的沉著和冷靜，似乎都跑沒影

了。有人提醒我：「怎麼辦？已經是下半夜了！」是的，

一個叫全子和一個叫明生的孩子失蹤了。他們才 13歲。

失蹤快一天一夜了，他們能到哪裡去？這時，已是秋天，

北方的秋夜，是要穿棉襖的。而坐在椅子上抹眼淚的兩

個母親說，他們的孩子在早上出走時，只穿著單衣⋯⋯

尋找，呼叫，全沒結果。電話裡的叫喊聲，沒停止過，

震聾了人的耳朵。怎麼辦？天邊已透出微明的曙色⋯⋯

他們會不會進山？我被自己的念頭嚇慌了。現在是榛子

成熟的季節，一米高的榛樹叢，遍佈在 27座山連成的

莽莽森林裡。大人上山，都要用刀在樹上砍出標記，腰

裡藏個指南針，而孩子⋯⋯

門被撞開了。一個中年婦女闖了進來：「郭同志！

俺兒子知道這事！他很晚才回來，躺在炕上不吃不喝。

我以為他玩累了，問他，他哭起來⋯⋯他說，他跟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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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生早上一起進山採榛子去了！」

設想被證實了，他們果然進了山。躲在中年婦女背

後的那個孩子叫自成。他抽泣著說，要給我們帶路。

草叢中的露水很涼，打濕了人們的鞋和褲管。我們

這支搜索隊伍，默默地向深山逼近。三個孩子一起出去，

怎麼回來了一個？我疑惑的眼光，落在那個叫自成的孩

子的背影上。他一邊走，一邊用手背擦眼睛⋯⋯

自成告訴我

聽大人說，這幾天榛子多得都落到了地上。昨天，

我想進山採榛子。爸爸舉著巴掌嚇唬我說，山裡樹上的

那些毛毛蟲都能把我吃掉。我才不信，便去找明生，明

生願意去，就是有點怕：「要不要再找個伴？就我們倆，

人太少了！」我說：「你別死心眼，兩個人採榛子兩個

人分，人多就分得少了！」他又說：「要不，去告訴媽

一聲，要不，再叫上全子，要不⋯⋯」我說：「你別『要

不』！沒出息！膽小鬼！離不開媽！」明生噘嘴說：「要



回來吧，伙伴

013

不，我不去了！」沒法子，為了能上山，我只好去找全

子了。

我和明生，一點都不喜歡全子。譬如說，全子的作

文總比我的強。要知道，我的作文還是求姐姐寫的呢。

再譬如說，冬天，輪到明生值日給教室生爐子，但他去

晚了，全子便替他生了火。這樣，老師就表揚了全子，

批評了明生。明生恨死了全子，背後罵全子，還偷偷地

在全子的書包裡塞了三隻凍蛤蟆。老師在班裡說，全子

讀書用功，將來一定能上大學。我和明生都不服⋯⋯

全子正把餵豬的食倒進水槽裡，聽我們說要上山，

他高興了：「採榛子賣，可以把錢交給爸爸，給媽媽治

病了！」我知道，全子的母親有病，爸爸退休，姐姐剛

參加工作，生活得艱難。全子從屋裡跑出來時，胳肢窩

裡夾了個口袋。明生問全子：「你帶什麼吃的？」全子

的臉紅了，他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塊煮熟的肉。明生向我

遞了個眼色，還撇了撇嘴。

我知道，明生帶的是一包好吃的蛋糕。我呢，是兩

張焦黃的油糖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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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離家不遠，就聽見明生媽在喊：「明生啊，你

上哪去？快回來⋯⋯」明生站住了：「你們聽，我媽在

叫我哩！」全子說：「我們快去快回，趁太陽沒落山就

趕回來。」我咕噥了一句：「膽小鬼！」

一片茂密的榛樹叢

聽著自成的敘述，搜索隊伍已經走進了密密的森

林。樹，越來越高，越來越密。隊伍裡不斷地有人呼喚

著全子和明生的名字，但沒有人回答。那喊聲很快就被

滾滾的林濤吞沒了。我撫摸著自成的肩膀，說：「你記

得不記得，你是在什麼地方離開他倆的？」

「⋯⋯我們走到了一個榛樹長得很密的地方，那地

方榛子真多。我們三人高興地撲過去。一會兒，背上的

布袋便鼓起來了，變得沉沉的。這時，我發現一小片榛

樹，長得好高，我就悄悄地離開他倆，鑽了進去。大個

的榛子掛在枝上，直撞我的臉。我拽彎了榛樹，乾脆用

手把榛子大把大把地捋下來。全子喊我：『自成！你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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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去了？出來！找不見你啦！』明生也喊：『快說話

呀，自成！』我想，要是我一回答，他倆準過來，這片

樹上的榛子就不會是我一個人的了。我不理他們，縮著

脖子，只顧自己採⋯⋯」

「你就離開他們了？」

「不！郭叔叔！沒有⋯⋯全子很快發現了我穿的那

件白褂子，叫著跑過來：『自成，快出來！沒聽見我叫

你嗎？這樣會分開的，誰也找不到誰！』我把一個被蟲

子咬壞的榛子摔在地上，心想，我正想離開你倆呢⋯⋯」

自成不說了，抬起眼盯著我，臉紅紅的。我鼓勵他

說下去。他吞吞吐吐地提出了請求：「郭叔叔，你不要

告訴老師，行嗎？」

「好！」我點了點頭。「後來，我終於走了出來。

後來，我們三個人又遇到了一件事。那是下午了，我看

見太陽滑到了樹梢上。我高興地一個人鑽在前面，全子

和明生怕被我落下，一邊採一邊抬頭看著我。忽然，明

生『哎呀』叫了一聲，我回頭一看，明生抱著頭，到處

躲藏。原來他碰到馬蜂窩啦。我嚇慌了，看見一大群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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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飛過來，朝著明生亂撞亂叮。明生的兩手擋不住叮在

臉上的十幾隻馬蜂，哭了起來。全子喊：『明生，跑！

快跑！』可是，馬蜂把明生圍住了，他只能在原地打轉

轉，喊著：『救救我！媽媽！救救我⋯⋯』全子脫下上

衣，撲了上去，張開衣服包住了明生的頭。兩個人一齊

滾到地上，爬出了那片榛樹叢。我們三個人相互對望時，

都認不出明生了。他的臉腫得老大。兩隻眼睛腫得像兩

隻桃子，只剩下一條縫。他不住聲地哭，拚命地揉，想

睜開眼睛⋯⋯全子的光脊背也被蜇腫了。

「我們都想回家。全子擔心地用手指輕輕扒開明生

的眼睛，想讓它睜得大一些。明生晃著頭嚷疼。全子

說：『別哭了，回家就好了！』我們三個人走了好半天，

來到了一個新地方。我和全子發現這根本不是回家的

路。我叫了起來：『全子，明生！這不是回家的路，不

是⋯⋯』全子也在東張西望：『不是，確實不是！』

「我們迷路了。剛才為了逃避馬蜂，我們的榛子袋，

我的糖餅，明生的蛋糕，全丟了。只有全子的那塊肉，

還拴在腰帶上。我們忘了餓，忘了渴，站在榛樹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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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望著：往上瞧，是一塊不大的天空；看周圍，是樹圈

成的圍牆。明生又哭了起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看

不見啦！』全子也急了：『明生，別怕，有我和自成，

你別怕，我們一定要走出這鬼地方！』

「那時，天暗了。我怕走不出這森林了。全子拉著

明生的手，走得很慢。我對全子說：『你扶著明生慢慢

走，我到前邊去看看，能不能碰上人。』全子看出了我

的意思，忙說：『自成，別這樣，明生需要我們倆！』

我說：『走得這麼慢，誰也走不出去！』『你自己走也

危險！』『我不怕！』明生聽見後哭了。我和全子都閉

上嘴，不吵了。

「我們又走了半天，還是沒有找到回去的路。我們

三個人坐在樹下誰也不吭一聲。我向全子招了一下手，

示意他走過來。我小聲地對他說：『全子，我有個辦法，

我倆先把明生藏在樹上，快點離開這裡，找到路！找到

大人！找到家！然後再來救他，好不好⋯⋯』『你，你

混蛋！』全子火了，大叫起來，『你不是人，明生什麼

也看不見，你知道？』我看到全子發怒的樣子就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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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他是不會照我的主意去辦的。這時，明生也在

喊：『全子！自成！你們上哪去了？』全子聽到聲音轉

身向明生靠著的大樹跑去了。我狠了狠心，哈著腰，走

了。我聽見全子壓低嗓音在喊我的名字，也聽見後面有

樹枝響。我怕全子攆上我，便緊跑了幾步。我走了好長

時間。天黑了，我發現月光下有一條閃亮的白東西，走

近一看，高興得幾乎從地上蹦起來，我終於找到回去的

路啦！我大叫起來，喊全子和明生，可是他們根本聽不

見我的聲音了⋯⋯」

終於，我們這支搜索隊伍，發現了孩子們丟失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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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榛袋以及明生的那包蛋糕。蛋糕已經散開，上面爬滿

了黑壓壓的螞蟻，幾隻馬蜂還在樹葉間嗡嗡地飛動。我

們馬上分成三組，朝不同方向去尋找兩個孩子的足跡。

我看了三次指南針，問一個「山裡通」：「這是哪裡了？」

「二十七峰！」

「啊！」

我們停止了搜索。這是森林的邊緣了。突然，我們

好多雙眼睛被一棵「蹲山猴」樹上掛著的東西吸引住

了。我們圍上去一看，都大吃一驚，那不是明生嗎？他

十分虛弱，雙手已經抱不住樹幹，幸虧他那件破爛的衣

服掛在樹杈上，使他在昏厥時沒有掉下來。他醒了，用

了很大力氣，但喊出的聲音很微弱：「全子！全子！你

來⋯⋯」

是呀，全子，怎麼沒有你的身影？你在哪裡？

明生告訴我

我什麼也看不見。全子的手一離開我，我就害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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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嗦。全子和自成不知在嘀咕什麼。我喊他倆，全子來

了。自成再也沒有回來。全子說自成探路去了。我，不

能再沒有全子了⋯⋯我很冷，害怕地問：「現在是晚上

了吧？」

「不，明生，天挺亮呢。你冷，是因為太陽光被樹

杈和樹葉遮住了。」

「不是晚上？」

「不是！」

可是，我聽到遠遠的地方，傳來了斷斷續續的蟲叫

聲。這聲音，只有在晚上才顯得特別響。

「全子，你騙我，這是晚上，這是晚上⋯⋯」我想

哭，可我哭不出來，嗓子沙啞了。「明生，我不騙你，

這是白天。我們走！一直走！拉住我的手，對，拉緊了，

我們準能走出這森林！」

「全子，你知道嗎？我，我在背後罵過你，因為生

爐子的事，在你的書包裡，塞過⋯⋯」我心裡很難受，

好些話說不出來。

「明生，我們走吧！」全子拉住我，和我靠得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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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挪動著步子，親切地說：「你餓了吧？給，這塊肉！」

我接過這塊珍貴的肉，難過地哭了。我想起了早上

曾嘲笑過全子，曾嘲笑過這塊半熟的肉⋯⋯我把它還給

了全子：「你，你吃吧！」

「那過一會兒我們一起吃，我先裝著！」

我摟著全子哭了一會兒⋯⋯

草叢裡有聲音，樹枝被搖動了。全子扶著我的手一

下鬆開了。他叫了一聲。我害怕極了。全子一定看見

了什麼。我張開雙臂摸著：「全子！全子⋯⋯」全子

一下撲到我身上，把我推到一棵彎曲的大樹面前，急著

說：「明生，上樹，你快上樹！」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事。我餓，我冷，渾身一點力氣都沒有。我的手指尖觸

到了一根伸出的樹杈，卻抓不住，也看不見。我的身子

又滑了下來。這時，全子哭了，我第一次聽見全子的哭

聲：「快上樹，明生，快上樹呀⋯⋯」我也哭了。他用

頭頂起了我的腳，我終於抓住了那根樹杈。全子又用手

把我的雙腳托起來，他的手在顫抖。我像踩在晃動的鞦

韆板上，突然，好像有什麼東西拽了他一下，他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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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著，又傳來了全子最後的一聲喊：「明生，別下

來⋯⋯」我想用手拽他，可是，什麼也沒拽住。我聽見

樹下傳來了一陣掙扎的聲音，還聽見一聲從沒聽見過的

野獸的巨吼⋯⋯

「你在哪？全子，你怎麼不上來呀！」

我哭著，不停地喊著。忽然，我被什麼東西硌了一

下，伸手一摸，掏出了一塊東西，一聞，原來是那塊半

生不熟的肉。啊，全子是什麼時候把它塞進我口袋裡

的？我捶打樹枝，用頭撞著，眼淚怎麼也止不住：「全

子，你來呀！我們一起吃⋯⋯」

我告訴少年朋友

在第 27座山的密林裡，在被踐踏過的、已經倒伏

了的草叢中，我們找到了全子的兩隻鞋，還有掛在刺草

上的全子的藍上衣上的布條，布條上血跡斑斑。離那棵

保住了明生性命的「蹲山猴」不遠，是一棵白樺樹。在

樹皮的縫隙裡，我們看見了熊毛。我明白了，當黑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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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兩個弱小的孩子時，它是多麼得意，在樺樹上慢慢

蹭完癢之後，才撲向樹下的全子。而全子，正是在它

蹭癢的時候，把什麼也看不見的同伴推上了樹，而自

己⋯⋯我們沒有找到全子。全子的同學們在一片松林圍

成的空闊地上，立了一個石碑，下面掩埋著全子的遺物。

每到春暖雪化的清明節，在泛著濕潤的黑土的墳墓

上，可以看見擺著整齊的 20個新鮮的蛋糕。

有兩個孩子的身影投在石碑上，默默地，長久地陪

伴在全子的身旁⋯⋯全子，好伙伴！你會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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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這種河流數不過來，地圖上找不到。小黑

河，就是這樣一條河。

三獨

幾年前，這裡連下了幾天罕見的暴雨，河槽裡的水

一下子盛滿了。中午時，河岸上站著一個婦女，手端著

一大盆髒衣服。她在岸邊來回走了幾趟，怎麼也找不到

埋在河邊上的平平的大青石。那青石上常站著洗衣的和

釣魚的人。

她終於按著熟悉的、被人們踩硬的土路走向水邊，

找到了那塊青石。青石只露著一個邊角，其餘部分都被

水淹沒了。她脫下黑布鞋，赤著腳踩在青石上。她回身

把兒子的衣服拿在手裡，剛一蹲下，腳下的大地好像滑

動了。她沒來得及叫一聲，就落入水裡，被急流捲走了。

原來青石被水沖得鬆動了。

岸上有人看見，急忙呼喚著，追趕著水裡若隱若現

的人蹤向下游跑去。水，太兇猛了。沒有人敢貿然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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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在下游，一個河灣處，這女人的屍體被打撈上來。

蒼白的手還抓著兒子那件不大的濕漉漉的衣服。

「我來晚了！我來晚了！」這女人的丈夫張木頭趕

到了，一手握著妻子遺落在岸上的一隻鞋，一手捶打

自己的胸口，重複地嘮叨著，「我要是在，你就不會

死⋯⋯」

有人扶著張木頭的肩：「張大哥，別難受了。大伙

不是不救，如果有船，大嫂也許能救上來。單靠人下水

救，誰也別想活著從水裡爬上來。」

「我不信，我不信。我來晚了，我要是在，你不會

死的！」岸上，迴蕩著張木頭哭啞了的聲音。

不久，人們發現河面上出現了一條船，這是小黑河

上的第一條船。掛在船幫上的槳，是用紅漆仔細塗抹過

的。有人看見，這條船的主人張木頭和兒子張石牙經常

坐在小船上，漂向下游，下好夜網。然後，父子倆背著

縴，拖著船，逆水而上。第二天，再划船去取魚。

村裡實行生產責任制，開始分地時，張木頭包了河

邊上的一塊水田。他不顧村上人的勸說，決計把家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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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村子的河邊。

張木頭斷絕和人們的一切交往，一心一意守著自己

的獨屋、獨船，還有獨生兒子張石牙。

「爸爸！這兒離鎮上中學太遠了。咱們搬回村裡去

吧！」有一天，張石牙跟父親說。因為他要上中學了。

「遠了好！」張木頭眼睛看也不看兒子，乾巴巴回

答他。

「我要走很多路！」兒子解釋。

「兩條腿生著，就是走路的！」張木頭頂著兒子。

「我沒有伴！」

「一天見不到一個人影更清靜！」張木頭沒注意到

兒子那束怨恨的眼光，「去！到河邊守著船，別讓人隨

便用！聽沒聽見？快去！」

結怨

人們疏遠了張木頭，儘管他是一個比以前更加勤勞

能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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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張木頭赤著泥腳，從水田裡走出來，把手

搭在額頭上，往河上一望，發現船樁上繫船用的纜繩耷

拉在水上，船沒有了。他心裡一驚，飛快地順著河岸向

下游跑去。在河流轉彎的地方，看到了那隻船。船上有

幾個穿褲頭的半大孩子，正四仰八叉躺在船板上，一邊

哼著歌，一邊舒服地曬著太陽，任船向下游漂去。

張木頭臉發青，怒吼了一聲，嚇得幾個孩子翻身從

船板上站了起來。他們一看岸上奔過來的漢子，以及那

身結實的黑疙瘩肉，心裡暗暗叫苦，有人認識張木頭。

「王猛，王猛！快靠岸，快靠岸！」幾個孩子慌張

地向握槳的那個孩子叫起來。

「怎麼啦？」那個叫王猛的孩子回頭望了望，看見

岸上的張木頭已經脫去了衣服，正準備下水，便叫起來：

「你們怕啥？他咬人咋的？別怕！」

「這船動不得，誰動他的東西，他就跟誰拚命。天！

這回讓他撞見了！」幾個孩子把衣服纏在脖子上，下餃

子一樣跳下水，向岸邊游去。一上岸，頭也不回，撒開

腳丫跑了。



獨船

029

王猛，這個愣頭青（註：做事莽撞、不動腦的人），正

是啥都不服氣的年齡。他仍舊坐在船頭上，看著張木頭

揮著兩條黑魚一樣顏色的胳膊，劈開頂頭浪，向船游

來。當他看清張木頭那氣勢洶洶的臉時，他心虛了，想

把船划開去。但，張木頭是從船的前頭游來的，已經把

船攔住了。

王猛胡裡胡塗地被張木頭從搖晃的船上掀下水，好

半天才在水裡辨認出岸邊的方向。虧得這是水勢平緩的

地方，沒有大浪頭。王猛還是灌了幾口渾水，費了九牛

二虎之力，快要抽筋的腳尖才觸到岸邊的淺灘。他哆嗦

著爬上岸，一屁股坐在地上，又吐又喘，擦了一把臉上

的水，看見那條船停在不遠的掛網處，張木頭正得意地

扯起一條大狗魚，根本沒把他王猛的生死放在心上。這

老傢伙太少見了，簡直沒人味！

王猛憋足勁，對船上的張木頭喊：「你個老不死

的，等我長大了，非把你的船用斧頭劈碎了當柴燒！

老東西！」

張木頭被罵得在船上直跳腳。突然，他喊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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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牙子！你給我抓住這渾小子。」

王猛回頭一看，岸上正奔過來一個跟自己年齡相彷

的少年。嚇得他氣沒喘勻，匆忙站起身，邁動著疲勞的

腿跑了，還回頭惡狠狠瞪了石牙子一眼。

石牙站住了。剛才王猛仇恨的一瞥，使他心裡很難

受。剛才父親把王猛掀下水的情景，被他看到了。他同

情父親，又恨父親做事太絕。

隔閡

張石牙扛著行李，一走進陌生的學校宿舍，就感到

一股冷意，把初上中學的新奇和興奮的情緒沖淡了。

有幾個同學對他冷冷的，把上舖一個漏雨的角落讓給

了他。他聽見下舖幾個學生小聲嘀咕：「他爸就是張木

頭！」「對！他沒有媽！」

「河邊上那間獨屋是他家的！」

「還有那紅槳獨船也是他家的！」

「喂，」一個聲音從門外傳進來，拍了拍張石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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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舖，「洗洗臉！」那人端著一盆水。

張石牙心裡湧出一股感激之情，急忙從上舖跳了

下來。

當四目對視時，張石牙愣住了，這個端水的人就是

被爸爸從船上掀下水的王猛！王猛長著一頭刷子樣直立

的頭髮。

王猛也認出了他，扭頭把一盆水「嘩」地潑到門外。

以後，張石牙感到了王猛在同學中的權威性。他越

來越感到自己孤獨了。

出早操，沒人叫他。

他的衣服從晾衣繩上落下來，沒人拾。

踢足球時，場上明明缺少隊員，王猛也不讓他上場。

一天，張石牙一進宿舍門，迎面掉下雨點。低頭一

看，白褂上染上一小串藍墨水。

「你怎麼能這樣？」張石牙看見王猛正在擺弄手裡

的鋼筆。

「對不起，我的筆不出墨水，甩了兩下，湊巧你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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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石牙忍住了。

下午踢足球，人太少了，王猛才讓石牙上場。石牙

憋足勁玩命踢，想讓同學們知道他踢得很好。可惜，一

大腳，竟把球踢到球場邊上的水泡裡去了。

「就這點本事！真無能！」「敗興！沒勁！」有人

雙手叉腰，用眼斜瞪著石牙，吐著唾沫，不滿地嘮叨著。

石牙紅著臉，連衣服都沒脫，跳到水泡裡，把球撈出來。

當他擰著濕衣服，在球場上來回奔跑時，他發現，同學

們不再把球傳給他了。他慢慢站住了，默默退出球場，

呆呆地看著歡笑的同學們。

晚上，石牙剛走進宿舍門，屋裡傳出竊竊笑聲。

石牙聽出那個粗嗓門是王猛的：「誰也別說，誰說是

小狗！」

石牙一出現在門口，幾個同學都愣住了。他們踢完

球，正在用一塊毛巾輪流擦腳。那毛巾正是石牙洗臉用

的，這是一塊帶著紅白方格的毛巾。

石牙久蓄在心底的淚水終於湧出來，扭頭衝出門

去。這污辱和歧視使他忍受不了了。他知道這一切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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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和王猛結下的私怨帶來的，可為什麼把恨都發泄在

他身上？就因為自己是父親的兒子？

有人拉他的衣服。他一回頭，是黑小三，班裡最小

的同學，王猛的影子。

「石牙！別哭。我也用它擦腳了，一共擦過兩

次⋯⋯剛才，我用香皂把你的毛巾洗了。你要不願意，

我給你買一條！」

張石牙哭得更厲害了。

「你還怨我嗎？」黑小三哀求地小聲說。

「不！我怨我爸爸！」

懲罰

王猛從來不知愁，這兩天卻愁了。石牙有好幾次感

到王猛想主動跟他說話，但又不把肚裡的話全說出來，

還掩藏著什麼。

石牙問黑小三：「王猛怎麼啦？他好像有事？」

黑小三說：「他媽病了，想吃魚，到處買不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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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你家有船，你爸又會掛魚。可他不好意思張嘴

求你！」

「你告訴他，明天我們划船去取魚。我爸每天都把

掛網提前下好，不會空網。」

「石牙，你真是個⋯⋯好人！」

第二天是星期日。這群孩子悄悄爬上那條船，向下

游划去。

王猛一聲不響坐在船上。他不敢看石牙的眼睛。當

黑小三轉告了石牙的主意時，王猛心裡難受了好一陣。

他想，一定找個機會向石牙道歉，鄭重邀請石牙踢球。

儘管他王猛從沒向別人說過軟話。

他們看見了露出水面的掛網，看見了掛網在抖動。

石牙脫了上衣跳下水，一邊踩水，一邊從網底摘下一條

尺把長的鯽魚，扔到船板上。

「壞了！爸爸來收網了！」河裡的石牙爬上船。把

槳抓在手裡。王猛和黑小三都慌了。

「別急。我把船靠在岸上，王猛你提著魚，趕快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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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木頭跑近時，孩子們已經上岸了。張木頭看見王

猛手裡提著一條大魚，急了，脫了鞋，提在手裡，咒罵

著攆王猛。攆了半天沒追到，才氣咻咻轉回來，怒氣沖

沖盯著船上的兒子。

「敗家子！」張木頭噴出一句帶火的話。

兒子不回答。

木頭幾步躥上船去，劈手奪過船槳，狠命向兒子砸

去。石牙一偏頭，船槳砸在右肩上，被劃開一道血口子。

石牙捂住肩膀，眼裡流著淚：「爸！你不要太絕了！」

「你敢頂嘴？拉縴，把船給我拖回去！」張木頭揮

著手裡的槳，腳把船跺得咚咚響。

石牙背起縴繩，微弓著背，一手捂住肩頭，在岸上

走著。張木頭坐在船頭上，看著兒子拉縴的背影，拉長

了臉說：「今天我罰你、我教訓你，你就得聽著！我掉

的汗珠子比你吃的飯粒子都多，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都

長。你聽見沒有？」

沒有回答。

「你這小子，越上學越壞了。明天，把行李從學校


